
在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，人们常说这样一句话：“有事找彪哥，俩字儿——好使！”彪哥是谁？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司法局四级调研员张彪，一位从业39年的资深法律工作者，一个基层法律援助与服务品牌。
（出录音——
这些年我参与和直接调解的3800多件，说句实话，每当处理一起纠纷，老百姓握手言和的时候，自己也有一种荣誉感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——录音完）
请听新闻访谈：
有事找彪哥，好使

版花1:
（出录音：——
当事人：我现在没有活路了，工人玩命似的跟我要钱，哪嘎达都不好使的话，我有一招，就用我的命换。
张彪：那不行，不值得，钱是人挣的，心情可以理解。看看能不能通过劳动仲裁这块帮着要要。
彪哥接手的案子，棘手、难办是常态，新闻访谈《有事找彪哥，好使》，就从这个案子说起。
——录音完）

记者：彪哥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案子？
张彪：今天有一个农民工的讨薪的事，昨天我就接待一次了。
记者：来了几个人？
张彪：他们涉及到60多人，但是基本上都在朝阳呢，来不了，来了几个代表，涉及到告包工头。这包工头她丈夫原来是包工头，后来她丈夫就是瘫痪了。现在就告他媳妇，前两天说把玻璃啥的给他砸了。
记者：刚才的调解我大致听了一下，这个钱是包工头欠农民工，甲方欠包工头，那得怎么办？
张彪：要不行的话通过诉讼，昨天我到立案厅给他问一下子，立案厅说100万的话，涉及诉讼费就得12,000，我看她现在连120都费劲，我寻思今天找着劳动仲裁，看通过劳动稽查给找老板看咋样，如果劳动稽查要能处理的话，这基本上不就省钱了？
记者：像这种工程纠纷类的，是不是更多的要和诉讼部门、劳动仲裁部门合作？
张彪：对，必须的，必须得合作！（记者：打配合。）现在一个是法律援助，这援助基本上一个调解，二是走法律程序。
记者：平时调解咱们跟哪些部门配合的多一些？
张彪：基本上和住建局、人社局，这都来往比较多一点。像家庭纠纷涉及到像妇联，还有其他的包括城区街道联系比较多，互相配合。
记者：您做调解工作多少年了？
[bookmark: _GoBack]张彪：我到司法局39年，基本上都是在做这项工作，刚开始是法律援助，后期是人民调解。
记者：您觉得调解工作有啥要领？
张彪：掌握政策、耐心工作。调解不仅仅有爱心，诚心，热心，最重要的是耐心，没有耐心的人干不了这项工作。没等当事人急了，你先急了，你说这工作能做吗？有一个法院按照合同判的，钱已经给到承包的人了，但地的主人没得到，肯定不行，老百姓让吗？后来县里就安排我们去上那要去了，一共去了30多趟。
记者：30多趟？这也太考验人的耐心了。
张彪：刚开始去的时候根本就不搭理我们，有时候放狗，再不就是一看我们去了就跑了，根本就不想见我们，有时候半夜打电话骂我，意思是给你啥好处了，法院都判决了，你还往回要？我说也有新的证据，如果说我们再重新起诉的话，这钱肯定要拿回来，到时候你钱也捞不着，闹得还挺不好的。我们去了30多趟，他最终被我们的耐心所感动，钱拿出来，再去的时候狗都不叫了，比较欢迎。
记者：哈哈，狗跟你们都熟了。
张彪：调解工作就是耐心，非常重要。纠纷最长的一个处理5年半，而且是我接待他，我都有日记，接待他112次。

版花2：
（出录音——
当事人：（哭）人说死就死了。
张彪：这事你不用着急，大姐，刚才我给你指的路不是都指完了吗，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下一步等公安局给你做出结论之后，我们再给你走法律援助的程序啊，
当事人：（哭）谢谢你们了！
——录音完）
在张彪处理的调解案件中，最揪心的就是事关人命的案子，在情、理、法中找到最大公约数，靠的不仅仅是公道、耐心，还要设身处地为老百姓着想。新闻访谈《有事找彪哥，好使》正在继续。

记者：彪哥，回想起干了这么多年的调解工作，什么样的案件对您触动比较大？
张彪：触动大的案子也不少，前一段时间有两个小孩淹死，后来处理完了，我觉得俩孩子都没了，觉得很遗憾。
记者：什么原因让孩子淹死了？
张彪：大伙都在那取石头就形成大坑，雨水多就里边存水了，他怕淹着人，在外边整个大网围着，有几个小孩把网子整坏了，进去以后就淹死两个，家属就要100多万。他们在政府会议室，好几十人。
记者：确实挺揪心，两个孩子的生命。那您是怎么调解的？
张彪：我说你先咨询律师，你看谁有责任管谁要钱。我现在直接跟你说人家没责任，你肯定不愿意听。你问问律师。后来问完了以后，第二天来了说我还得要60多万，我说你要多少钱，那是你的想法，那都可以。但是你就别说60多万就要6块钱，你得有依据，你依据啥要是吧？你要是真的有理我帮你要，我从援助角度可以帮助你打官司，但是必须有理由有依据，不管你要钱也好，啥也好，咱们得讲证据。
记者：的确，证据最有说服力。
张彪：人家本身就有围挡，另外也有警示标志。他说那孩子小，我说孩子小家长有责任，你有监护责任，你没做到你的监护义务。他说那玩意这整的它也不结实，结实点我就进不去了，我说那是两码事，与结实不结实不是一个概念。既然有这围挡了，那就不让你进，要不设围挡干啥，你整坏了硬整进去了，那就没办法了。你说咱马路上那两条黄实线，我说你要是开到那边去，你要把人碰着你全责，他要上这边的把你碰着，他全责。
记者：听你这么一讲啊，感觉调解真是门学问啊。
张彪：最后一家给3万块钱，那家还真不错，政府又给他点丧葬费啥的，我说你要走法律程序，（钱）你一点要不来，法律绝对不会支持你的，因为你把人家东西都破坏了，你进去完了还让人赔偿你，那可能吗？
记者：有个词——悲欢离合，您这个工作可能见证悲和离更多一些。
张彪：这些年就别说这纠纷处理了，死亡人员我有记载的，现在156个，包括矿难，有很多道路交通事故的，每个人都不一样，而且处理每一件事都非常揪心，（记者：每一个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），有的扔下老人的，有的扔下孩子的，很揪心。前年7月份到11月份发大水，就那几个月我处理死亡人员21个，没有一个人上访，没有一个人闹的。
记者：没人上访说明大家伙认可咱们这个调解结果。是不是也是您调解法的起了作用？
张彪：张彪调解法，已经在全省现在推广了，一个是组建的彪哥团队，包括我们法庭都是彪哥团队的牌子。在调解的过程当中，你首先要有证据，你说话要以理服人，而且你得让他从内心感觉你说的这个确实有道理，让他心服口服。
记者：只有心服口服了，矛盾才算彻底解决了。
张彪：因为调解不像法院的判决，法院判决你不明白我也得判，是吧？你说我不懂法，我犯法了，能不判吗？那不行。但咱的调解就不一样，咱得给人家说明白，主要是讲事实摆道理这个角度，把握时机、处理及时。

版花3：
（出录音——
张彪：今儿咱们都在场，把这件事摆在桌面上，我给你评评理，行不？
当事人1：行，她家占我家俩根垄，2年多没还。
当事人2：凭啥说我家欠你家两根垄啊，哪嘎达写着呢？你有啥证据啊！
张彪:有话好好说，是不是？坐坐，咱们有理不在声高。
——录音完）
基层矛盾，大多是仨瓜俩枣、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张彪做调解不“和稀泥”，而是根据不同的纠纷情况随机应变，化解群众的怨气、打开大家的心结。新闻访谈《有事找彪哥，好使》正在继续

记者：彪哥，因为两根垄就打起来了，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？
张彪：也有很多，因为一根垄、一个墙，这都很容易出现人命，把牲口栓那树又啃了，什么鸡刨园子，猪拱地的、狗咬人了，牲口吃庄稼等等，看似这些小事，但如果说处理不当，那就很容易发生民转刑的案件。
记者：这么多年，您有没有遇到过比较难调解的事情没有？
张彪：我给调解一个丢猪的案子，有的人听完以后说这是真的吗？我说那就真的。那年有个姓李的老母猪丢了，他就说本村的姓王的人家老母猪挺像，后来他去上人家要，两家都有一窝小猪羔，还不是一头有很多头，完了他也都较劲上，上人家去要猪，说这猪就是我的。人家说那能是你的吗？后来就报警了。后来报警派出所去了，说那不能动，案子没破呢，你不能拿！
有一天他党委书记和所长来找我了，我说派出所他们都没出案子也没办完，我咋参与？他说你给做思想工作去，我一看真没啥办法。我处理过丢羊的，当时把羊赶到两家距离差不多那地方，一撒开，它保证跑到自己家，因为羊那时候都散放，我说不用说了，这仨羊就是人家丢羊这家的，后来那家也认了，他说你这招真狠，他说我寻思掺在里头你整不出来。我说那羊是谁家的指定往谁家跑。我说我也使那招，把猪整的两家距离差不多，现在猪都圈养，没出过门，不走，就没招了，我说真没招，要不然就做DNA吧。
记者：啊？头一次听说给猪做DNA的。
张彪：你看两家都同意，我就给省司法厅打电话，省司法厅说咱辽宁没有，北京有，8000，我说那行，回去我一说，两家都同意，一家拿1万块钱押到派出所。
记者：8000元？猪值不值8000元？
张彪：猪不值8000块钱，俩它也不值8000块钱。他说那就得你去，别人信不着，我说中，我又找的兽医把这两家小猪羔抽的血，老母猪抽的血，然后我带个律师上北京，做完了，回来以后我说可说好了，这村上的包括镇里的，包括司法所、派出所的人都去了不少人，我说咱就当面打开，他说行，最后人家打开一看，是老王家的，不是丢猪这家的。但丢猪这人认了，他说我相信科学，纠纷就这么处理了，这就是多动脑筋。有时候真没办法，这案子谁能整了？你说猪长的都一样，他自己都不认识，咱们上哪认识那个去。有很多像这样的案例。
记者：遇到这种说不清、辨不明的事咋办？
张彪：调节，打开思路，多动脑筋是非常关键的。有很多事一看调节不了，一点着都没有了，相互理解，换位思考。确确实实通过换位思考处理了很多问题。
记者：说到换位思考，拿在困难群体调节这方面是不是经常也要用到这一招？
张彪：咱们做调解工作也好，还是做法律工作也好，一个是人性化执法，另外一个讲究人道主义。有一年，有个妇女家是旧庙的，嫁到蜘蛛山，那男的经常酗酒，喝完酒就打媳妇打孩子，家里头啥也没有。后来这个女的实在是跟他过不了了，就离了。带着一个4岁多点小女孩，回到她娘家，她没有钱，就在旧庙找一个服务员的工作，她骑着电瓶车上班的途中，就把一个拾荒老人给撞死了。
记者：真是“屋漏偏逢连夜雨”呀，出人命了就要入刑吧？
张彪：她掏不起钱，对方不谅解，肯定要入刑，后来检察院找到我们调解，就做受害人家属的工作。
记者：您怎么调解的？
张彪：我们一共去了12次，刚开始说啥不同意，要100多万，又要人进去啥的，后来我们也找村上跟他介绍，因为她们家这种状况，你现在让她拿多少钱肯定拿不出来，你要是让她进去，一个就是老人没人养，孩子没人养。另外本身你们也是无冤无仇，就是个交通事故。
记：这是做受害人家属的工作。
张彪：最后，又做这个女同志她家的工作，我说不管咋地，你给人撞死了，多少你得拿点。后来她母亲说我就7万多块钱，只要不让我姑娘进去，棺材本的钱我都给他。后来我们把这个情况跟受害人家属说了，真取得谅解了，我说你看老人把棺材本全都拿出来了，如果说你要让她进去，我这老人和孩子真就没法活了。咱们都有父母的，虽然你家老人遭到了不测，将心比心，都不容易，也不是故意的，后来他们家就谅解了，最终是法院是判二缓一，没进监狱，监外执行了。
记者：这次调节您这是挽救了一个家庭啊!
张彪：这事出了以后，社会反响很大，妇联啥的都非常感激，他说为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这块，很人道。
记者：这些年咱们在调解方式上有哪些创新？
张彪：这些年有很多的创新机制，包括我们的我们首创的四级联调机制，也包括我们的张彪调解工作法，组建的彪哥团队，过去有我们666人，现在已经发展了2380人，遍布全市了。再一个就是建立4级联调机制，最主要是多了一层，就是区片调解。我们把36个乡镇划分为7个区片，村一级调解不成的，上报到我们的司法所，属于乡镇一级，调解不了的再往上上交，我们有区片调节，这就是我们的创新。
记者：据我了解，咱们县是全省地域面积最大的县，36个乡镇，平时能跑过来吗？
张彪：确实就靠我们这些人跑不过来，36个乡镇，一天去一个乡镇还得走一个月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率先在全省建立了视频调解，借助现代化的手段，可以预约，打开视频之后，我们直接可以看到他那边的调解室，直接参与和指导。
记者：视频调解，听着有点像大夫远程会诊的意思。
张彪：基本上就那意思，另外群众他有信任度，他觉得上级领导也都在这给评判，看着呢，也参与调解的意见，他们也挺信任。视频调解已经处理了800多件了，效果非常好，一个是当事人不用来回跑了，再一个速度快，你今天约完了明天就可以开庭式的调解。
记者：有了新的手段，咱们的调节效率也大大提高了，一年下来能调解多少纠纷？
张彪：我们阜蒙县平均每年化解纠纷都在3000件左右，这个数量也不少的。别说3000件，就是有1000件推到法院的话，那法院压力就特别大，根本就忙不来了。

版花4：
（出录音——
困难户：10多年了，张局长一直都想着我，为我着想，心里特别感谢。彪哥：没事，别看我退休了，我那团队还继续传承精神，将来也会帮你的……
彪哥要退休了，但彪哥团队不会退休。徒弟王宇：“不管在哪个所，我们都以彪哥为榜样，以彪哥形象要求自己，不能砸了司法行政这个招牌”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——录音完）
新闻访谈《有事找彪哥，好使》正在继续。

记者：现在再看看这办公室，看看您的张彪调解室，有没有一种依依不舍？
张彪：确实依依不舍，但是这个办公室还是给我留着的，我们县长发话了，将来县里头有事还得找我，有事的时候还我还得来，也是组织对咱的信任。
记者：老百姓都跟您叫彪哥？
张彪：对，现在一般知道我名都不多了，都叫彪哥，连我家孩子都叫彪哥。
记者：一辈子只在这个岗位干这一件事儿，现在回头想想，觉得值得吗？
张彪：还是值得。这些年也有几次发展的机会，包括让我上信访局，包括上退役军人事务局，还说提拔当局长去，我都谢绝了。我觉得这行干30多年了，觉得只要适合你就行，不要说非得去当什么，领导不领导我从来我没想过。这些年我就干了这一项工作，拿百分百的精力去干，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。包括楼上那些群众送的锦旗，包括感谢信，组织上这些年给的荣誉，要是看看这些的话还是挺欣慰的。
记者：就觉得干了一辈子工作，也留下了点什么。
张彪：能干到今天，获得这么多群众的认可、这么多荣誉，也是感到很骄傲的事情。说句实在话，我也没白活，轰轰烈烈的也好，默默无闻也好，我觉得还是很有价值。
记者：退休以后还有什么打算？
张彪：只要我能干动了，在我身体允许的情况下，我要继续发挥余热，成立一个义务的法律咨询也好，还是调解也好，我们也不要报酬，义务为群众服务，而且咱们这个都是正能量的。
记者：以后民间还会有一支张彪调解小分队是吧？
张彪：对，只要是我能干动了，下一步肯定是继续干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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